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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聊聊未来。”在昨天举行的第五

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最后一场活动“世

界顶尖科学家科学圆桌π：科技共筑人类生

命健康共同体”上，与会科学家们放下令他们

着迷的专业话题，聊起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和

人类美好的未来，以及为此要做哪些“难而正

确的事”。

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必须要做的事情

都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最终，“最强大

脑”们聚焦到了三个问题上：让科学沿着正确

的道路前行、拉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激励更

多年轻人投身科学。

把科学遴选权交还到科学家手中

科学家对于“纯粹的科学”有着一种近乎

信仰的执着。科学奖项的“马太效应”、商业

科学期刊“有毒的影响因子”，以及对基础研

究的忽视，都让与会科学家忍不住发出“把科

学交还到科学家手中”的呼吁。

今年首度颁发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奖，旨在发现那些“科研领域的遗珠”。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WLA）副主席、2013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 ·谢克曼希望顶

科协奖能拓宽人们对于“伟大发现”的视野。

“在获得诺奖前，这些科学家已经无数大奖加

身，它们就好像‘诺奖催化剂’。”但在诺奖未

曾覆盖到的领域，同样富有才华、具有杰出贡

献的科学家往往会被忽视。顶科协奖就是希

望让那些做出“真正科学发现”的同行，得到

国际层面的“真正认可”。

提到“真正的科学发现”，刚刚获得首届

顶科协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的德国科学家

迪尔克 ·格尔利希认为，人类应以一种谦卑的

态度来对待大自然，“真正的科学发现很难被

定义，更难以去分类。对于一项研究，不应该

太看重它的实际影响力，从而忽视了很多未

被我们发现的部分，实际上那些地方可能蕴

藏着更大的价值”。

实际上，商业科学期刊对于论文“引流效

应”的看重，已经引发了科学界的质疑和不

满。“科学界为何要把遴选权交给商业期刊？”

兰迪 ·谢克曼说，他的一位同行朋友曾请他帮

忙向《自然》杂志推荐自己的论文，尽管无论

发表在什么杂志上，都无损成果本身的优秀，

但如果期刊本身影响因子不够高，那会导致

他很难评上教授。

“我觉得这种环境是有毒的，必须要挣脱

它。”谢克曼说，顶科协创办的系列期刊就是

希望对此“纠偏”，把科学遴选权交回到科学

家手中，“目前的学术发表仍以西方为主导，亚

洲和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更多潜力和发挥空间”。

让公众觉得科学有趣为之兴奋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科学

家对于“外行看热闹”相当期盼。与会科学家

认为，公众对于科学的认知在下降，顶科协应

该在未来承担起更多责任，将科学更好地推向

大众。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梅-布

莱特 ·莫索尔就津津乐道地回忆起她与2002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库尔特 ·维特里希一起在挪

威和瑞士参加科普活动的情景：现场有成千上

万的年轻人，在摇滚乐队的背景音乐下，他们做

了科普演讲——这些年轻人最初想听摇滚乐，

顺便听了科学讲座，“主办方真应该把视频放到

网上，让更多人看到”。

谢克曼颇感遗憾地说，科学家一般总是彼

此交流，但很少与大众交流。其实，与公众对话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让普通人明白所有科

学都很重要，需要将高深的内容变得简单易

懂。”中科院院士高福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特聘教授高翔补充道：“还要让人们觉得科学

有趣，并不无聊，最好为之感到兴奋。”

然而，大多数科学家都体会到了“科普的苦

恼”，毕竟，并非人人具备将深奥科学内容“解

码”转述给大众的能力。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

了合作，与大众媒体合作、与艺术家合作。

“我们需要培养像卡尔 ·萨根这样的科普创

作者，向公众传递科学的热情。”梅 ·莫索尔说，

通过接受采访、参加科普节目，“他们把我在科

学上做了些什么，写成了全世界孩子都能理解

的语言，还配上了漂亮的图画”。

“应该让更多孩子了解科学家的故事。”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董佳家表示，科普的意义在于

鼓励好奇心，让科学家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

“要让他们明白，得100分都不如有好奇心”。

用“科研中的失败”启迪年轻人

顶尖科学家的影响力如何体现？最首要的

就是激励年轻人投身到科研中来。

不少诺奖得主觉得，历届顶科论坛“最带

感”的环节就是与青年科学家以及博士后、博士

生一起讨论。库尔特 ·维特里希认为，这些环节

让顶尖科学家们受到很大启发，“一个开放的中

国，可以为世界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年轻科学

家。WLA应与青年科学家携手，应对人类面临

的挑战”。谢克曼也提议，明年的论坛可让年轻

科学家来组织一些分论坛，“或许他们会带来我

们极少涉猎关注的新领域”。

来自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年轻教授

吴鹏建议，论坛可以关注“科研中的失败”话

题——如何从失败走向成功，如何反思失败，

或许是年轻科学家更需要学习的。

对此，格尔利希深表认同。在他看来，虽然

很多重大科学发现看上去很像“机缘巧合”，但

这些巧合总是给到“有准备的人”，这就要求年

轻科学家始终“有慧眼去发现这些机会”——失

败的实验往往暗示了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科学

秘密。

此外，鼓励年轻人进行团队合作也十分重

要。为此，格尔利希在获得顶科协奖后，在推特

上发了一段视频，向课题组的每位成员致谢，并

一一介绍了他们的贡献。

本届顶科论坛最后一场科学讨论“偏题”开出一份心愿清单

顶尖科学家未来想做哪些“难而正确的事”
■本报记者 许琦敏

π是无尽的圆周率，当现实空间

的圆桌遇到π，代表对人类对科学的

无尽探索。在昨天举行的“数智未来

新突破”世界顶尖科学家科学圆桌π

上，不同国籍、不同研究领域的科学家

在这个时空里链接成了一个圆。“圆

桌”上，他们的灵感时不时被另一位科

学家的发言“点亮”；“圆桌”外，他们早

已是相互认识的“同路人”。一场热烈

的讨论背后，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数字

时代徐徐启幕的信号。

AI仿佛能和任何东西
结合在一起

“AI仿佛可以和任何东西结合在

一起。”2004年美国总统科学、数学和

工程指导卓越奖得主兰诺 ·布鲁姆的

感受正在变成现实。在她看来，人工

智能好像是一个智慧的“集合器”，除

了把视觉、语言、图像等加入人工智

能，神经网络、认知科学、脑科学也在

逐渐与人工智能相融合。这些学科交

叉，能互相给予启发。

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得

主、美国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专家迈

克尔 · I·乔丹认为，未来20年，人工智

能（AI）的进化和发展可能会进一步

聚焦在与人的结合上。在医药领域，

通过对数据的智能分析，AI将辅助医

生进行诊断决策和治疗，而这一尝试

已经在癌症治疗方面有所进展。

在商业领域，AI能够帮助消费者

更便捷地找到商品和服务，也能使商

家更精准地瞄准需求和消费者。据

此，AI能够产生长尾效应，更平等地

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长聘副教授、

机器学习研究组负责人龙明盛正在研

究如何让AI更准确地预测天气，目前

他仍在为如何获得一个精准的AI模

型而苦恼。

“现在的AI是不可解读的，我尝试

把人类的知识引入AI，比如逻辑学，我

的目标是让AI获得更大的应用场景。”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上

海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飞说。

短短两个小时的讨论，提到的AI

应用不下数十个。正如1986年图灵奖

得主约翰 ·霍普克罗夫特所说：“现在，

一个欣欣向荣的信息时代启幕了。”

多学科背景是AI研究
的“引线”

“噢，这是个好想法。”在听到乔丹

说到一群人的活动也可以当作一个智

能体来研究时，布鲁姆立刻回应了

他。在她看来，科学最理想的状态就

是一群不同背景的人围绕着一个主题

展开研究，并乐在其中。

科学队伍永远欢迎年轻人，但科

学不仅是年轻人的运动。年近80的布

鲁姆已退休多年，五年前，她开始涉足

一个从未进入过的全新领域。“如果有

人来叫我去打高尔夫，我根本没工夫

去，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课题。”她说。

敖平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做

过拓扑学和量子科学研究，20多年前

他把目光投向了量化生物学。他说：

“乔丹教授点燃了我，我想将进化生物

学的相关变量放到一个简单优美的公

式集中，然后我就去做了。”

乔丹说，AI正在向复杂系统发

展，多学科背景的科学家正是这个领

域所需要的。他将自己的成功一部分

归功于自身“丰富多彩”的经历：30岁

之前，他参加过分子生物学、统计物理

学、经济学、控制理论、语言学和运筹

学的项目，最终决定深耕智能科学和

统计研究领域。他还喜欢从世界各地

观察值得研究的现象，许多研究灵感

就来自真实世界。

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汇成
一个圆

“约翰，你还记得我吗，我们在

上海交大有过几次碰面。”上海交通

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敖

平一开口，就和主持人约翰 · 霍普克

罗夫特打起了招呼。83岁的约翰立

即回应：“当然，我们的办公室在同

一幢大楼。”

布鲁姆和乔丹早就相识，今年乔

丹获得首届顶科协奖“智能科学或数

学奖”时，布鲁姆特意送上了祝福。

1979年，布鲁姆首次来到上海交大

和清华大学，看到的是只有寥寥数台

电脑的机房，学生中也几乎没人学过

计算机。现在她的学生里有不少中国

人，家中摆放着一堆来自中国的“伴

手礼”。

龙明盛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求学时，乔丹正是他的导师，

在那里他学习了怎样解读大数据。

2016年入职清华大学后，因为乔丹

是清华大学卓越访问学者的关系，

他每年仍能听到大学课堂里“导

师”的讲课，其中包括一门概率发现

的课程。

“当我和一些企业家聊天，发现

他们对预测体系中的错误率很感兴

趣，我想这个可能是人工智能研究中

缺失的一环。”龙明盛说，从此，他

“很幸运”地找到了持续至今的研究

方向，即如何在动态环境中利用机器

学习。

从一场科学圆桌π看学科交叉与学术交流之于AI发展的意义

人工智能就像人类智慧的“集合器”
今后，我们的衣食住行会否主要来源于合成生

命的“生物制造”？人工智能在蛋白质预测领域的成

功，会使它在合成细胞上大放异彩吗？日前举行的

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联合实验室论坛聚焦近年来大

热的合成生物学，中外专家带来了设计疫苗、人工细

胞、细胞体内编程等前沿进展，并对该领域的未来发

展提出前瞻性思考。

能否在实验室外生存是“合成细
胞”面临的第一关

在实验室里设计并合成出一种抗原受体，并将

它嵌入细胞，通过CAR-T疗法使癌症小鼠体内的

肿瘤得到抑制。2012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得

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罗纳德 · 维尔饶有兴致地介绍着这项由他领衔的

基础研究成果，“我们还想尝试在体内对骨髓细胞

进行‘编程’，希望可以在体内生成一些因子，杀

死癌细胞”。

自合成生物学兴起，人工设计蛋白质、合成基

因，为人类了解生命本质推开了一扇新大门。论坛

上，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詹姆斯 ·罗

斯曼讲述了神经突触囊泡上的一个蛋白是如何抓住

并释放分子的，这个蛋白是他利用冷冻电镜发现

的。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特凡 ·赫尔则展示

了由他创建的一套精准“追踪”生命分子的体系——

时间可短至毫秒级，空间分辨率可高达纳米级。

有了这些尖端手段，人类是否离“合成细胞”不

远了？罗斯曼认为，真正的合成细胞一时还无法实

现，或者说为时尚早。尽管现在科学家已经能够合成

DNA片段，对微生物的基因组进行编辑，但细胞如同

一个复杂社会，除了房舍道路，还有各司其职的“打工

者”。因此，人工合成细胞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是否具

有足够的稳定性与自然细胞竞争并存活下来，尤其是

要面对实验室外严苛的环境。在德国工程院院士、西

湖大学教授曾安平看来，“这在目前还做不到，因为我

们对细胞运行的规律还需更深入的了解”。

1/3的衣食住行需求或可通过“生
物制造”来满足

虽然离合成细胞路途尚遥，但合成生物学引发

的“生物制造”探索热潮已在路上。罗斯曼认为，合

成生物学对于人类应对目前的生存困境大有可为。

曾安平表示，未来百年，人类社会1/3的衣食住

行需求将可能通过“生物制造”来满足。“我们最新的

探索是想用二氧化碳来取代糖，作为生物制造的原

料。”他说，这是一条雄心勃勃的“从一碳到三碳”的

合成之路，因为二氧化碳很稳定，要让它“变身”需要

注入能量，而且要充分利用其产物，这需要系统性的

解决方案。

通过合成生物学手段来设计蛋白质，已在工业、农业、环保等领域得到

大量应用，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而“阿尔法折叠2”在预测蛋白

质结构上的巨大成功，使得大量人工智能人才涌入蛋白质设计领域。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访问教授许锦波认为，人工智能在蛋白质设计上

的作用不容小觑。他的研究团队已经设计出超过2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

这种蛋白可在极端高温下保持功能不丧失，“人工智能设计出的蛋白更稳

定、亲和力更强”。

不过，尽管人工智能改变了微生物学家的工作方法，但蛋白质科学本

身的问题并不能依赖人工智能来解决。许锦波指出，一些“孤儿蛋白”的

结构就很难预测，多个蛋白结合的构象也超出了“阿尔法折叠2”的预测

能力，“尤其当我们需要构建大自然中不存在的蛋白质时，就会面临更多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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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湫莎

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得

主、美国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专家迈

克尔 · I·乔丹不是一个埋头做研究的

人，他有许多灵感来自我们生活的真

实世界。他坦言：“我喜欢周游世界，

当我看到有意思的现象时，我会思考

它发生的逻辑，并从数学、统计学、博

弈论等角度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10多年前，乔丹在中国注意到了

支付宝的二维码支付方式，于是和阿

里巴巴有了一些接触，并进行了研

究。他觉得这背后不是纯计算机科学

或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学科交叉

的新的计算方式。“这不仅仅是支付的

事，它将创造两个群体——支付方群

体和收费方群体，如果你把他们当成

一个整体研究，那会是一件很有意思

的事。”

乔丹思考问题的方式里透露着浓

重的博弈论色彩，这或许与他从事了

15年以上的数学研究有关。在寻找

解决方案时，他的第一选择不是“最

优”，而是“平衡”。当看到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FDA）和药厂在数据披

露方面的“囚徒困境”时，他提出应设

计更好的激励方式让药厂自愿提供更

多数据，“未来，让用户愿意提供数据

是企业的必修课”。

我们是要AI更像人类，还是让AI

更好地辅助人类？在乔丹眼中，所有

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都应回头思考

AI的定义，从而决定自己要走哪条

路。AI有其擅长的领域，比如人类不

可能预测几百万个蛋白质折叠结构；

但AI也有它不擅长的地方，比如人与

人的链接永远不可能被两个数学意义

上的点给取代。

乔丹喜欢读很多书，非常健谈。

他喜欢抬头观察这个世界，看别人怎

么做。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AI成为

人类最好的工具，而不是取代人。

沈湫莎

在观察世界中思考AI

■本报记者 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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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最后一场活动“世界顶尖科学家科学圆桌π：科技共筑人类生命健康共同体”昨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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